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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与北伐太平军的津西南之战

清方与北伐太平军的津西南之战

———参勘相关两则诗体资料的考察

董丛林∗

　 　 摘　 要： 关于北伐太平军于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 秋末冬初之际抵达

天津西南一带， 与清方对战的研究， 在所见知的相关史料中， 马恂所留

两则诗体资料让人注目。 这两则诗体资料， 一是它的 “文学” 类别体

裁属性， 与常规史料有所不同； 再是它的内容上， 既有与其他史料类同

可互为佐证之处， 也有诸多独异的地方。 同时两诗在体裁、 主旨、 作者

主观条件上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 故需客观考察其史料意义。

关键词： 北伐　 太平军　 马恂　 津西南之战

一

马恂， 字瑟臣， 号半士， 直隶迁安人。 道光二年 （壬午， １８２２）、 十二

年 （壬辰， １８３２） 两中副车 （乡试的副榜贡生）， 曾官县级教职 （如在邯

郸、 柏乡）。 或言其 “天才卓荦， 博极群书”， 而 “平生潦倒名场， 未得一

遇， 晚年得苜蓿一席， 非其志也”。 所谓 “苜蓿一席”， 是指清苦冷落的小

官职， 可见， 是个不怎么得志的 “小人物”。 他最主要的著作是 《此中语

集》， “自嘉庆戊辰 （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 起至同治甲子 （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

止， 共五十六年， 年各一卷， 或诗， 或词， 或古文， 或四六， 或灯谜楹联，

·３００·

∗ 董丛林，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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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仙乩禅偈， 有触即作， 有作即存”。① 可知此书为多样体裁作品的 “杂

集”， 本文所说的 “两诗” 即出其中。

“两诗” 都没有简短题目， 而是以说明性文字兼而代题。② 第一首的代

题文字为：

癸丑九月二十八日， 天津谢大令子登 （澄） 字云舫， 率乡勇击南

贼于黄家坟， 大败之， 天津遂安。 贼窜据杨柳青。 十月初五， 胜将军

至， 授谢大令官军二千同击贼， 复败之。 围诸静海， 收复杨柳青镇。③

文中 “癸丑” 是指咸丰三年， “天津谢大令” 即天津知县谢子澄， 胜将

军指胜保。 从这段文字看， 该诗所写主要涉及咸丰三年九月末、 十月初发生

在黄家坟、 杨柳青一带的战事。 黄家坟在稍直口附近， 此地之战即通常所说

的 “稍直口之战”， 因清方取胜， 后来稍直口曾改称 “得胜口”④。 它位于

杨柳青以东约二十里处， 南运河南岸， 时距天津城仅十余里。 代题文字后为

诗之正文， 为七言句 （但非律诗）， 间有小字夹注， 共 ９００ 余字。 因较长，

这里不再全文录载， 只在论证需要之处酌情摘引。

第二首的代题文字更长：

十一月二十七日， 谢公云舫击贼于静海。 已战胜矣， 副都统佟鉴急

·４００·

①

②

③

④

史梦兰著， 石向骞主编 《史梦兰集》 第八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２７１ 页。
笔者所见， 此两诗体作品， 一是上揭 《史梦兰集》 第八册中辑录者 （在 《永平诗存》 卷十

四）， 再是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 第十五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辑录者 （在该书

第 １０５７５ ～ １０５７９ 页）。 所说这种 “以说明性文字兼而代题” 的情况在两本中相同， 且整体

诗文亦略同， 只是第二首中作者的一个 “自注”， 两本中所置位置不同 （ 《史梦兰集》 辑本

中在代题文字末， 《清诗纪事》 辑本中在全诗末）， 另外还有极个别字眼上的差异。 本文引

用该两诗资料依 《清诗纪事》 本。
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 第十五册， 第 １０５７５ 页。
稍直口有大稍直口、 小稍直口 （现皆属天津市西青区） 之分， “大” 者在西， “小” 者在

东， 相隔 ８ 里许。 上海进步书局民国版 （最早为 １９１５ 年） 《太平天国轶闻》 第二卷 “得胜

口之战绩” 条中， 即有 “小稍直口改名得胜口， 旌战功也” 之语。 顺便说明， 该书在有些

事情上错乱失实较为明显， 但该条内容却非如此， 推敲可知系根据多种资料撮述得较为系

统、 全面者， 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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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拆贼浮桥， 贼从西门突出马队， 佟都统被围， 谢公闻报驰往援之。 方

决围出， 而副都统达洪阿遽以后军退， 谢公军孤力战， 身被七创坠马，

民兵负之溃围出。 贼追急， 谢公语民兵： “我必无生理， 汝辈前杀贼，

可置我勿顾。” 民兵负走不释， 公奋身坠河， 遂殁。 既殓， 柩将入城，

贼出劫之， 为民兵击杀千余。 事上闻， 奉旨赠布政使衔， 世袭骑都尉

职， 天津及故里皆立专祠。 柩既厝， 哭奠者日以千百计。 民兵痛哭， 欲

散去。 钦差天津盐院文谦， 谢公知己也， 抚循民兵， 告以谢公虽殁， 上

有老母， 下有公子， 当为公复仇。 民兵悉感奋， 皆白巾白带从盐院， 奉

公子于军中。 十二月初七日， 不俟官军， 冒死突入静海城， 杀贼万余。

零贼窜归独流镇， 遂克复静海县， 成谢公志也。 谢公为不死矣。①

文中 “佟都统”， 即指前边言及的副都统佟鉴， 所涉其他官员， 录文中皆已

有简明官职交代， 只是所述文谦的 “钦差天津盐院” 之职名不太规范。 其

人是长芦盐政， 也是当时驻天津的最高官员。 这时他 “奉派办理地方防守

事宜”， 被朝廷责成 “督同镇道各员及绅商士民等， 迅速妥筹布置”，② 是天

津地方上 （不含胜保、 僧格林沁等） 军民防御的 “总指挥”。 代题文中提示

出的该诗所涉事件， 主要是咸丰三年十一月下旬的 “静海之战” 及谢子澄

死事。 这里需说明两点： 其一， 代题文中所说这时的 “静海” 之战， 实际

主要并非在静海而是在独流 （因南运河、 子牙河、 大清河在此汇成一河而

得名） 展开， 独流属静海县的一个镇， 在静海以北二十余里， 具有重要战

略地位， 是北伐太平军踞守的主要据点之一 （另一则为静海， 二者互为犄

角）。 其二， 代题文中所记谢子澄之死， 为 “十一月二十七日”， 当系误记，

据多种资料互为参勘对证， 实是在该月二十三日。 钦差大臣胜保在事后奏报

静海接仗失利并自请与达洪阿等交部议处的奏折中， 就述及 “谢子澄与佟

·５００·

①

②

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 第十五册， 第 １０５７７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第十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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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同时阵亡” 之事，① 虽未及具体时间， 但查其出奏是在当月二十四日， 那

么谢子澄之死不会早于此日， 殆无疑义。 而就该折中所述相关情事， 有

“系二十三日事” 的朱批， 日期即明。 此外， 所见吴惠元 《天津剿寇纪略》

及附编、 李金海 《谢公事实清册》、 吴汝言 《闻见偶钞》 中， 都将谢氏之死

明确记为当年十一月二十三日，② 此外能证明的材料还有许多， 不一一列

举。 此诗的代题文字之下， 诗之正文亦多为七言之句 （亦非律诗， 且有个

别诗句不是七言）， 偶有夹注， 共八九百言。 这里亦不再全文录载， 而只在

论证需要之处酌情摘引。

二

既然 “两诗” 主要涉及当年九至十一月的稍直口、 杨柳青、 独流战事，

那么就以之与其他相关资料参勘， 考察、 分析一下战事的具体情形。 为便于

凸显 “两诗” 资料的相关内容特点和长短盈缺， 先根据其他史料， 力求概

述出较为接近实际战局的背景和过程。

在北伐太平军进抵津西南之际， 胜保的追击之军尚在静海更南的青县一

带； 僧格林沁大营则在京南固安， 其分部驻津北武清；③ 天津总兵特克慎扎

营城外； 天津道张起鹓则婴城御守。 当时天津本地的官军兵力单薄， 不过千

余人规模， 而胜保、 僧格林沁等军暂不在近前， 无法介入。 有限的官军之外

规模更大些的是地方上的各类 “民团”， 人数数倍于官军， 有研究者统计两

者的总数 “达七千余人”。④ 这是就天津城乡各处综合而言， 并不是说这些

兵勇全都参加战事。 还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决堤泛洪的环境条件。 战前， 南运

河堤坝决口， 使津西南一带被淹， 陆上进入天津唯经杨柳青、 稍直口的一条

通道， 城外各地的陆路通联也大受限制， 这自然利于清方的御守而不利于北

·６００·

①

②

③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第十一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１９９１， 第 ３１４ 页。
见张守常编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齐鲁书社， １９８４， 第 ４５９、 ４６２、 ４９５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第十册， 第 ３２３ 页。
来新夏主编 《天津近代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第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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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太平军的进攻。 在许多资料中决堤之事被渲染上神异色彩， 而实际上是官

方瞒着民间的秘密所为。 有记： “城西芥园决口前一日， 堤上有二人徘徊往

来， 一人曰： ‘须在何处？’ 一人指曰： ‘此处即可。’ 咸以为异。 次夜溃堤，

即所指处也。”① 此实非神异， 不过是有人密勘开堤防水地点而已。 决堤放

水在确实有利于天津防御的同时， 也给民生带来莫大灾难， 清官方当然不会

自承故意开口， 渲染神异有利其掩饰而已。

北伐太平军方面， 此时有三四万人的规模， 而它在进抵津西南后并没有

全力进攻天津的部署， 而是大部驻扎下来， 仅以李开芳率领一支部队做试探

性的进攻， 遂有稍直口之战的发生。 此战抵御太平军进攻的最主要力量并非

清军， 而是由谢子澄统带的民团 （包括为应急临时组织起的监犯）， 以及临

时组织利用的 “雁户”。 所谓 “雁户”， 即以小船放置掩饰起来的排枪， “推

行水中”， “用以弋凫 （按： 打野鸭子）” 的村户，② 用他们在水中设伏， 伺

机击敌。 此战确实是清方取胜， 应该说， 它有效地阻截了北伐太平军向天津

城的进攻， 并使之有一定伤亡， 特别是打死了 “ ‘贼’ 中呼为开山王”③ 的

先锋官。 此战对于阻遏北伐太平军攻取天津， 振奋清方人心、 士气， 令其稍

能缓气来做进一步筹策布置， 是有不小作用的， 而事后清方也愈发铺张炫

耀。 不过， 就战事本身而言，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 “实际上这不过是太

平军初到的一次前哨接触战， 规模不大”。④ 这从此战的清方最高指挥层文

谦等人战后的奏报中也看得出。 该奏短短二百余言， 称 “该逆于 （二十八

日） 午刻， 贼众分股直扑， 开放枪炮。 臣等督饬兵勇枪炮齐施。 直至亥刻，

贼众退回。 伤毙逆贼约有二百余人， 斩获首级二颗， 兵勇伤亡检点不过十数

人”，⑤ 似乎当时自己也未将其当作重大战事。 当然， 也能看出文谦不像胜

保那样惯于无边际地讳败夸胜， 说话还较靠谱， 尽管所报战果上未必没有一

定水分。

·７００·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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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吴惠元： 《天津剿寇纪略》 附编， 张守常编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第 ４６１ 页。
吴惠元： 《天津剿寇纪略》 附编， 张守常编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第 ４６０ 页。
吴惠元： 《天津剿寇纪略》， 张守常编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第 ４５８ 页。
张守常、 朱哲芳： 《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１０３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第十册， 第 ３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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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几天的杨柳青战事， 更非攻守相对、 交锋激烈的大战。 太平军似乎

无意于此坚守， 而取相机酌退之策， 清军占据此处自然是容易的。 不过， 这

时胜保业已率军到来， 代替文谦成为前敌的最高总指挥官 （他奏报中对文

谦用 “嘱令” 之辞）。 杨柳青战后， 他于十月初八日的奏报中， 却极力张扬

其 “进剿” “全获胜仗， 将杨柳青贼匪杀剿殆尽”，① 夸耀战绩和自己的指

挥部署得当， 几无可信之言。

至于独流之战， 无疑是清方惨败， 特别是二品大员佟鉴被杀， 谢子澄为

救护佟鉴也负重伤投水而死。 此外人员和军械上损失亦重。 而胜保为此不得

不上奏自请 “交部议处”。 但其折中， 还是大力宣扬自己的忠勇尽职， 布置

得当， 且率兵杀敌， 致 “贼尸填积”， 极力推卸自己为失败应承担的责任，

而诿过于达洪阿等人。② 无论如何， 此战清方的败局结果是掩饰不了的。 此

战之后， 太平军在独流和静海还有短时坚持， 次年正月初全军便告南撤， 其

间与清方的战事本文不再涉及。

三

那么， 马恂的 “两诗” 对反映相关战事来说有何局限， 又有何史料意

义呢？

先概说其局限， 主要是三点： 一是体裁本身的局限。 诗体资料毕竟与常

规体裁的史料有所不同， 它在语言上、 意境上都有特定要求， 一般不能以通

常的语体直截了当地叙事和评论， 这样从历史学所要求的明确、 准确方面

说， 就要受到表述上的限制。 二是主旨上的局限。 “两诗” 是以褒扬谢子澄

其人为主旨的， 谢氏为其中的主人公， 自要围绕他来选材、 置评和抒感， 而

对相关战事内容的较全面反映自受限制。 三是 “两诗” 作者主观条件上的

限制。 “两诗” 作者似非相关战事的局内之员 （没有见到说明其直接涉事的

资料）， 如果是这样， 那么作者对战事情况的了解， 就只能得之于别人的口

·８００·

①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第十册， 第 ４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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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介绍和相关文字资料。 不过， 他与谢子澄倒是相识并有过交往， 在 “两

诗” 的第一首中， 有 “我昔摄铎向古赵， 获从公游联诗盟” 句；① 第二首

中， 最末有 “论文把酒忆邯郸， 那知公今已醒黄粱梦” 句， 随后注云： “公

在邯郸摄篆， 欲搜集黄粱梦祠中诗刻之， 属予为序。”② 可知马恂曾代任邯

郸教职， 而谢子澄当时署理邯郸知县， 从而建立主从和 “诗盟” 关系， 并

有谢氏拟编诗集向马恂请序之事， 其间交往算是由来已久， 且非泛泛。 在谢

氏死后， 马恂为之作诗以祭自在常理之中， 诗作中为之揽功和溢美的偏颇也

在所难免。

注意其局限性， 更利于实事求是地研究其史料意义。 “两诗” 对谢子澄

“忠勇义烈” 的状描， 对相关战事形势、 情节的揭示等， 大致能与其他诸多

史料合辙相符， 互相印证， 对此不拟再详做论证。 这里特别注意的是， 在

“两诗” 内容中， 在若干具体事情、 细节上的 “独异” 或其特别强调和突出

之处。 试由以下数端分别论之。

第一， 所谓 “民兵” 在战事中所发挥的作用问题。 在这最初的津西南

之战中， 清方的 “民团” “壮勇” 之类， 特别是由谢子澄直接统带的 “民

兵” 力量， 发挥了重要甚至是关键作用， 这在 “两诗” 中得到了反映。 “县

令谢公官七品， 奋起简练呼编氓”； “保障畿东尊县令， 陷坚摧锐提民兵”；

“一片刀光压人影， 妖贼血雨飞纵横。 血仇敌忾气无敌， 壁上观者神皆惊。

唾手功成静海静， 云是谢公旧领之民兵”。③ 这些诗句即可为证。 “民兵” 战

果的具体事例， 除了本文中他处述及者外， 这里再举 “两诗” 中的一例：

在 “大头羊自粤西起， 奔突直进如狂酲。 公麾健军擒之到， 系颈不异牵牺

牲” 诗句后， 有注云 “贼渠大头羊为刘继德 （原监犯， 回族， 被释后很快

纠集其千余人的回族民团受训参战④） 冒火炮生擒， 并夺其大司马大旗”。

·９００·

①

②

③

④

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 第十五册， 第 １０５７６ 页。
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 第十五册， 第 １０５７９ 页。
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 第十五册， 第 １０５７５ ～ １０５７６ 页。 “两诗” 全文载该书第 １０５７４ ～
１０５７９ 页 （上已注及）， 以下引录该诗文句， 皆在此页码范围， 不再出注。 而非 “两诗” 文

句的引文以及需要说明事项照常出注。
吴惠元： 《天津剿寇纪略》 附编中记： “回民刘继德者， 甫出狱， 振臂一呼， 回民之奔聚者

千余人， 遂饬其率赴校场听用。” 张守常编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第 ４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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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太平军官弁看来绰号作 “大头羊”， 其具体情况笔者尚不得其详 （肯定

不是绰号亦是 “大头羊” 的张钊， 颇早参加太平军的他不久即反叛降清，

１８５２ 年为两广总督徐广缙所杀）， 若擒获其人确有其事， 那么他就是被清方

视为与 “开山王” 同类的不寻常人物， 非一般军官， 是重要战果。 的确，

谢子澄在组织编练 “民兵” 特别是率团作战方面， 其特殊作用别人无可替

代， 当然， 也不能单靠其个人， 应该说是天津官绅共同努力的结果。 像文谦

和天津道、 府官员， 还有盐运使杨霈， 在津的前浙江巡抚梁宝常等， 就或是

督导或是直接参与其事。 还需特别提及的是静海的豪富盐商张锦文， 他对民

团的举办和参战提供巨额经费支持， 若无经费保障， 自然一切皆成画饼。 有

了经费保障的此等 “民兵”， 有合适的前敌统带者自然就成关键， 而身为

“父母官” 的谢子澄自告奋勇， 承担此任， 身先士卒， 得到团众的拥戴， 为

其卖命效力。① 从上录 “两诗” 中第二首的代题文中相关语句， 亦可见 “民

兵” 对谢氏的依从和护持之情。

第二， 清方阵线中的矛盾和谢子澄被胜保忌恨、 陷害的问题。 谢子澄与

所率 “民兵” 虽关系和谐， 但与其他官员特别是前敌大员的关系并非都能

如此。 清方阵营中矛盾重重， 相互猜忌乃至构陷之事多有， 具体说像胜保对

谢子澄就是这样。 胜保其人品行恶劣， 一贯好欺瞒虚饰， 又嫉贤妒能， 贪功

诿过。 他来到津门前敌之后， 成为最高指挥， 谢子澄所带民兵也在其麾下。

他拒不听取谢氏的合理建策， 一意孤行， 甚至有意陷谢子澄于孤危之中。 有

资料说， 谢子澄率队奋勇能战， 与敌对垒， “贼已奔北， 公 （按： 指谢子

澄） 犹挥勇前进”， “而胜保忌之， 阴撤其队 （按： 指胜保撤回其官军队

伍）， 且扬言军中曰： ‘此谢公著绩之日， 我等岂可争功。’ 贼见无策应， 转

身向前， （谢氏） 故及于难”。② “两诗” 中对胜保拒纳谢子澄建策， 陷其孤

危致死的情事， 亦有披露。 如在 “县令战胜将军至， 合军急击消欃枪。 四

张天网靖余孽， 蔓草岂复留枝茎” 诗句之下， 有注文云： “胜将军至， 谢公

·０１０·

①

②

吴惠元 《天津剿寇纪略》 中记： “届期官绅兵勇咸集， 将出探， 众曰： ‘谁带队者？’ 邑侯

谢公子澄奋然曰： ‘我何如？’ 众踊跃曰： ‘听命。’ 公即去长袍， 持枪上马。” 见张守常编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第 ４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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